
今 宵 一 谜

苏婧婧接下请柬，没说去与不
去，郎杰克便转入另一个话题。
“婧姐，小弟我有个难事需要

请你帮忙，不知行不行？”郎杰克欲
言又止，似乎确实遇到很大困难。
“杰克弟弟不必客气，只要可

能，我当然尽力。”苏婧婧说。
“我在阳城的分公司倒是收拾

好了，可里面却一无所有，北京那
边暂时也调度不过来。我想从婧姐
这儿匀些东西过去，装点一下门面
应应急，也算是婧姐帮我一个大忙
了。”郎杰克的话，有种不容对方拒
绝的诚恳。

一丝惊喜之色，迅速从苏婧婧
眼里掠过。
“匀？怎么个匀法？”黄一平也

感觉有些突然。
“购买，交换，租借，怎么都行。

凡是我看中的东西，按照眼前的市
场行情先估个价，办了手续我再带
走。”郎杰克相当爽气。

黄一平听了，马上拿眼睛盯着
苏婧婧。他想，就在不久之前，苏婧
婧还在叫苦哭穷，说是这些收藏品
耗尽了家中积蓄，现在急需出手兑
换成现金，以备家用与儿子日后出
国留学。眼下郎杰克开口，岂不是

个机会。
苏婧婧有意不接黄一平目光，

略微思考些时候才说：“唉，这些东
西是我多年的心血，钱不钱的倒
在其次，关键是投入不少精力，
又都是自己喜爱的稀有之物，委
实舍不得脱手哩。不过，杰克弟弟
既然有困难，做姐姐的岂能不管？
你看中什么尽管拿吧，反正我也有
点玩不起了。”

话说到这个程度，彼此便无需
再玩矫情。

郎杰克从那些藏品中，随便挑
选了几件玉石、瓷器、字画，一一拿
到外间画案上。在黄一平看来，郎
杰克的眼光也不怎么样，所选并非
上乘之物。

东西选好，开始估价。
先看一只玉笔洗。纯羊脂

玉，上边雕刻着几枝苍劲的腊
梅，点点梅花傲立怒放。灯光
下，笔洗呈现出婴儿熟睡般的温
馨柔和，令人远远观赏时不由屏
气凝神，似乎生怕不小心惊动了
会使之飞走一般。
“这只玉笔洗，是我十五年前

出差西安，在一个深宅大院的人家
做客，花八万元硬生生从主人手里

强买过来。出了那户人家，就有同
行者愿意加两万元买走，我没舍
得。”苏婧婧说起玉笔洗的来历，
颇为动情。
“当年八万元，可是一套房子

的价格哩。这样吧婧姐，这东西我
先给你打张五十万元的欠条，日后
涨价了再说。”郎杰克报了价格，马
上示意马婵出具书面手续。

接下来，一幅立轴山水国画，
题曰“北国秋景”，没有署名与落
款。据苏婧婧介绍，此画似是张大
千青年时代的作品，原为她的一位
大学同学所有。她结婚第二年，在
同学家看到此画，对方因父亲重病
正寻找买家，她当场以五万元外加
耳环、手镯、项链、戒指在内的全套
随身首饰相交换。
“那时只知道喜欢就不惜代价

拿下来，完全不计较后果。东西拿
回来了，结婚首饰却没有了，害得
你姐夫生气很久。好在时下张大千
的作品价格升得很快，当年的投入
早就物超所值了。”苏婧婧感叹。

还是郎杰克主动开价，画作估
了一百二十万元。

如此一番，几乎未经多少唇
舌，十几样藏品总计折价三百八

十万元。
“这下好了，有了这些宝贝，我

在阳城的公司就有些模样了。真是
谢谢婧姐！”郎杰克兴高采烈，似是
真的捡了天大便宜。

苏婧婧则流露出恋恋不舍的
神情，淡然一笑。只有黄一平与马
婵，一个是旁观的看客，一个是听
从差遣的随从，相对超然。

折腾到半夜，郎杰克、黄一平、
马婵三人告别廖府，上了返回阳城
的高速公路。

途中，黄一平迫不及待悄悄
问郎杰克：“这些东西真值这么多
钱啊？”

郎杰克不避前边的马婵，哈哈
大笑一阵，道：“哪里啊！你这个黄
大头，还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
嘛。实话告诉你，苏婧婧家里的东
西没几样是真品，我今天拣的也全
是地摊货，根本不值什么钱。这个
门道连马婵都能看出来，苏婧婧自
己更是一清二楚，看来只有你一
个蒙在鼓里。就说那幅所谓张大
千的画，绝对是赝品。张大千本
来就是个仿古造假高手，假如能
够得到他仿制的作品，也算运气
不错了。可惜这幅画，完全是不
入流者所作，虽然也下了工夫，
却没有丝毫大千用笔的痕迹。”

“啊？”黄一平嘴张得老大，
像是要把郎杰克一口吞下。

郎 杰 克 的 眼 光

镇 定 一 会 ， 海 云 对 安 叶
说——— 看都不看儿子——— “好孩
子，告诉我，你现在对他失望
了，是不是？”

安叶微微点头，海云也点
头：“我也是。”

彭飞愣在一边，感到迷惑。
这 时 海 云 又 说 ： “ 谢 谢 你 安
叶——— 噢对不起，我不该说谢
谢。我想说的是，你做得很好，
但还不够：他懦弱的时候，更需
要你的坚强和坚持啊。”

彭飞很想插言问他怎么懦弱
了，没机会，两个女人看都不看
他，仿佛屋里没他。

海云声音越发温和，只对安
叶：“这些事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呢？不想让我掺和？……你说我
不相信你，其实，你也不相信
我。……安叶，当你们结婚的时
候，就意味着我把彭飞交给你
了，希望你对他负责，尤其在他
懦弱的时候。”

彭飞终于有机会开口：“我
怎么懦弱了？”

海云转脸向他，一字字道：
“害怕努力了后再失败，就干脆
先行放弃努力，这不是懦弱是什
么？听安叶的，先治病。这事就
这么定了！”

海云要走了，带冬冬走。安
叶舍不得，没有更好办法。彭飞

目前状况需要夫妻二人同心同德
全力以赴没有更多精力照顾儿
子。婆婆家营区对面有一所当地
最好的小学，商量后决定先让冬
冬去那边。

彭飞重返蓝天。是中医医学
科学的作用，也是意志力的作
用，夫妻二人的共同意志。药疗
食疗，正方偏方，同时遵医嘱辅
以体能锻炼。彭飞负责锻炼，其
它的安叶负责。

那段日子，浓重的煎中药味
终日充斥彭飞家楼道。同时食疗
抓得很紧，思路是“宁可信其
有”，不怕没用，无害就行。比
如某偏方说：母乌鸡加麻黄、牛
蒡子炖煮喝汤吃肉——— 安叶定不
放过。母乌鸡须是活的，安叶就
寻遍各菜市场找活的；杀鸡不能
用铁器，得以“捏或勒”的方法
致死，卖鸡的小贩说这辈子他就
没这么杀过鸡，让安叶自己来；
安叶不敢“来”，代价是多付了
一半钱对方方才出手……

拿到“适合飞行”的体检
表，彭飞由衷对妻子：“安叶，
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安叶摇
头：“全亏了我。”彭飞大笑，

安叶浅笑。此时他们正一起收拾
彭飞返部的行装，彭飞不日将回
三团报到。

报社最终没有接纳安叶，世
界是公平的，两头甜的幸运儿是
少数的。作为总编辑，丁洁不能
拿工作冒险。

彭飞走后，摆在安叶面前有
三条路：一，带冬冬随军跟彭飞
去三团做全职家属；二，带冬冬
在这里找工作上班；三，不带冬
冬在这里找工作上班。彭飞认为
第二条不太现实，如彭飞在师机
关工作，夫妻二人可以倒换着接
送孩子有个照应；让安叶一个人
上着班带孩子，肯定不行——— 寄
宿都不行——— 搞得不好，两头
误。

其实安叶也明白，她只有两
条路可选。不是没想过带孩子随
军过去做全职家属，但不敢，一
想，就想哭。最终商定保持现
状，彭飞去三团，冬冬在奶奶
家，安叶在当地找工作。彭飞不
无 苦 涩 ： “ 一 家 三 口 三 个 地
方。”安叶也不无苦涩，原因不
同：“能不能找到合适工作还两
说着呢。”

彭飞由三团副团长提拔为团
长时，安叶已是一家大公司的销
售总监，冬冬是少先队中队长。
为冬冬海云请了保姆，家务负担
减轻很多，冬冬给老两口的晚年
生活也添了不少快乐。总之，一
家三口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有斩
获，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至少
表面如此。

彭飞去师里开会，一个星
期，意味着，可与安叶有一星期
的团聚。同行的是作训股长和参
谋，带车去。提前几天就通知了
安叶——— 她很忙，得提前通知她
这周不要安排出差——— 走前又给
她打了个电话提醒，电话中她态
度非常热情，为进一步表示热
情，主动邀请彭飞一行晚饭在家
家宴，让他的下属们“尝一尝嫂
子的手艺”。放下电话后按说彭
飞应该高兴，老婆这么忙对他的
到来仍这样重视，邀请他下属共
同家宴更是对他工作的支持，却
高兴不起来。不得不对自己承
认，他从安叶夸张的热烈中，感
受到的是客气，生疏，再说白一
点就是，因为关系不那么好了，
方需努力表现出好。

更年期前后的女同志用药要
慎之又慎，女同志以精血为主，到
更年期前后的时候，随着她精血越
来越弱，全身要进行一次重新的组
合，这时候，重在调而不在治。
就像你走路崴了一下脚，要扶着
你慢慢走，你很快还会走；如果
要拿车推着你， 3 个月以后你这
条腿就不能走了。当血压不稳定
的时候，调整调整就过来了，如
果这时开始用降压药，你就开始
给他推车了。

人的心脏从在妈妈肚子里就
开始蹦了，蹦了 50 多年，自然有一
个老化过程。如果因为更年期血压
不稳定了，开始用降压药，那就等
于在一根日益老化的血管上不断
给它加压，吃药肯定要比不吃药
的老化得快。一旦出问题，就是
脑溢血，就是血管意外。这是用
你的寿命去换取你现在的所谓舒
服。对更年期的状态，重在调而不
在治。通过调整，会进入一种老年
的健康。

中医治的是人，西医治的是
病。中医学研究的是人的生命规
律，让你的人生能够很圆满地走过

去。人不要希望成神仙，也不要
相信什么元气可补，我告诉大
家，元气不能补。不用听什么这
功那功，说取先天之气来补元
气。如果元气可补的话，秦始
皇、汉武帝都不用死了。

元气是什么？爸爸妈妈给你生
命的时候，就像我们从煤气公司
取来的煤气罐儿，它是一个定
数。在你几十年的生命过程里
面，元气始终是处在一个不断消
耗的过程，它只能消耗，不会增
多。你的寿命和元气的消耗，就
像煤气罐的火门儿，如果爸爸妈
妈给你是很满的一罐儿， 24 小时
把那火门儿开着，你的寿命也长
不了；如果给你的是半罐儿，而你
能节约地使用，你的寿命就会
长。元气耗尽的那一天，就是你
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时候拿人
参堆着也活不了。

养生是什么？就是合理地把那
火门儿调整好。顺四时也好，慎医
药也好，节饮食也好，调情志也好，
就是让你把火门儿开得小一点儿。
医生不是神仙，“医生能治病不能
救命”。医生的责任，是当你外受

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
忧、思、悲、恐、惊，你那火门儿开得
很大的时候，帮你把元气的消耗限
制在最小的限度。

首席专家——— 王琦
生活中常见这样的事情：
有人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吃了

火锅，第二天脸上长了包。那么多
人都吃火锅，只有一个人长包了。

夏天吹电风扇，一个人说再开
高一点，有的人说再开低一点。

同样是吃东西，有人吃了冰箱
里的东西就要腹泻，有人却偏爱吃
凉的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

体质差异。每个人对自然界感受
的程度不一样，应对事物的情况
也就不同。

由于个体体质存在着差异，所
以不同人适合不同的养生方法。养
生方法对于个体来说不是固定
的、一成不变的。最好的养生方
法不是吃最贵的、补最好的，而
是清楚、明白自己是什么体质，
明白了自己的体质，才能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养生方法。

从父母精卵结合的那一刻开
始，我们的体质就注定了不同。健
康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体质”
就是图画的底色，底色不好看，这
风景也不会美丽。

体质是根本，体质不好何谈
健康？所以说健康，要从改善体
质抓起。

亿万苍生，人分九种，你知道
有哪九种吗？他们是———

A 型——— 平和体质，是精力充
沛、健康乐观的那一种；

B 型——— 阳虚体质，是手脚发
凉、身体怕冷的那一种；

C 型——— 阴虚体质，是手心发
热、阴虚火旺的那一种；

D 型——— 气虚体质，是气短少
力、容易疲乏的那一种；

E 型——— 痰湿体质，是身体肥
胖、大腹便便的那一种；

F 型——— 湿热体质，是面色油
腻、长痘长疮的那一种；

G 型——— 血瘀体质，是面色晦
暗、脸上长斑的那一种；

H 型——— 气郁体质，是多愁善
感、郁郁不乐的那一种；

Ⅰ型——— 特禀体质，是容易过
敏、打喷嚏、流泪的那一种。

这九种体质当中，一种平和是
健康的，八种偏颇是不健康的，
那么你是哪一种呢？

一 家 三 口 三 个 地 方

养 生 分 体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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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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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专家话健康》

◆出版社：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者：王琦、王新陆等

本书由中华中医药学会
组织 11 位首席健康科普专
家编著。王琦、王新陆等 11
位专家长期从事中医药临
床、教育和科研工作，对中医
药文化和中医养生保健有着
深刻独到的理解。本书从生
活中的日常小事入手，解读
中医养生智慧精华，读来倍
感亲切，在轻松的感悟中学
习养生调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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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秘书》中，秘书
黄一平为替常务副市长冯开
岭顶罪，因此被踢出市府，在
党校里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中国式秘书 2》中，新任市
长到来不久，黄一平又被重
新起用，再次成为市长秘书！
重新回到权力核心的黄一平
处处小心，但还是再次卷入
了黑幕交易……

《成长》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王海鸰

“中国家庭婚姻小说第
一人”王海鸰沉淀四年，打造
情感励志小说《成长》。关于
婚姻，王海鸰再次发问：家庭
与事业究竟能否两全？男女
在家庭中应如何分工定位？
小说将父子代沟、夫妻隔阂、
婆媳观念的冲突集中在一家
两代人身上。需要成长的不
仅是孩子，更是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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